


 

第一章 地铁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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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是我。”女子温柔熟悉的声音隔着话筒，还是很细腻。

他一下子就听出来是王丹的声音。每次打电话，她总是很甜腻，夏子

成因此还嘲讽过王丹天生就是撒娇的小鸟。在艰苦中生活的女孩会撒

娇，的确让人捉摸不透，或者这是女人天生的本性。 

“哦，下班了？”他看了下手表，时间刚好十点。今天是三月一

日，钟明月正在嘈杂的办公室处理一宗盗窃案。办公室的同事都审问

着犯人，忙得不可开交。 

坐在他对面的盗窃犯是名长相普通的男子，大概三十岁，戴着手

铐，目光游离。他因此表现出惊恐的样子。 

“是啊，你还在忙吗？”那头听到杂乱的声音，多少已经猜测到

这边乱哄哄的情况。钟明月曾经和王丹提起过刑警办公室审问的情

况，王丹因此嫣然含笑说刑警室好像超市热闹的时候一样。 

“很对不起，今晚不能够陪你回家。”钟明月明显听出王丹有些

不愉快的语气，不过现实真的没有办法。 

“哦，没有关系。反正今晚李跳跳会陪同我一起回去。” 

“李跳跳她现在已经和你在一起了吗？”钟明月愣了下，抬头看

着对面的夏子成，他刚刚处理完一件刑事案件，正在沉默着抽烟。 

盗窃犯见审问的刑警忙于接电话，惊慌的眼神环视着四周，表情

冷硬。 

“不错。只是，不过……” 

“怎么了？”王丹故意低沉的语气，让他想到她撒娇的表情，立

刻浮现在眼前。 

他和王丹的认识，大概是两年前和夏子成调查东湖谋杀案的时

候，刑警大队接到报料电话，两人前往中央大道的广洋百货二楼周先



生珠宝专柜，见到一个长相清秀，大眼睛，长睫毛的漂亮女孩。没想

到后来王丹居然打电话约会钟明月，因此成了男女朋友。恋爱期间，

单位的同事因为钟明月这小子突然拥有如此漂亮的女友而羡慕不已。 

现在，他们已经订了婚，再过一段时间，就要举行结婚仪式。 

从长相上来看，王丹拥有一张标致的瓜子脸，皮肤很白，像雪，

而且拥有很多少女都没有的乌溜溜大眼睛，乌黑的长发像瀑布般流

畅，算起来，的确是位美女。除了长相之外，人也很善良温柔，唯一

的缺点就是喜欢撒娇。 

表面上她虽然很开朗热情，但是钟明月还是隐约感觉到她内心有

时候很阴郁，至于具体的原因，他也不方便问。他们谈恋爱不久，刚

好她远在银河故乡的养母生病，或许家庭的原因吧，她一直努力微笑，

坚强地生活下去。拥有如此坚定的力量，也是钟明月决定娶她为妻子

的原因，尽管父母方面表现出反对的意见。夫妻双方拥有稳定的收入，

一直以来是父母包括年轻工薪阶层的理想。但是钟明月并不喜欢这些

世俗的意见。 

“我想见你。”那头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说出来。 

“这个……不过现在还不能够出去啊。”他们的确有好几天没有

见面了。就快要成为夫妻，却没有多少时间能够在一起，钟明月感觉

很愧疚，但是为了生活和工作，实在没有办法。 

“可以出来送我们回去吗？只是想见下面而已。” 

“有什么话要说吗？” 

“嗯。” 

“不可以在电话里说吗？” 

“这个……还是算了吧，以后说或许也可以。” 

盗窃犯见刑警在聊天，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表情。钟明月向他投

去恐吓的眼神。 

“以后我们必须要努力生活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使劲地

生活下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就喜欢你如此坚强的样子。”钟明月想起王丹以前说类似这

样的话时，脸上表现出冷硬的样子，像男人一样。 

“好吧，就这样，挂了。”他听到那头传来李跳跳的说话声。或

许两人正急于匆忙赶路，不方便说话。 

钟明月再次看了下手表，已经十点十五分。抬头见夏子成向他这

边走过来，便向他打招呼：“我出去一下，你帮忙处理这人。” 

夏子成注视钟明月，默默点了下头。 

咯喻路地铁最晚班是十点三十分。每天王丹下晚班，只能够坐最

晚一班地铁回家。 

咯喻路地铁的入口除了古城金融大学入口之外，在鲁磨路购物广

场入口也可以乘地铁到咯喻路回家，但是最后的晚班，鲁磨路并没有

地铁经过咯喻路，所以王丹必须坐车到金融大学入口。从广洋百货到

金融大学，乘车大概十分钟。 

从咯喻路坐地铁到小古站，大概需要三十分钟，钟明月很清楚这

趟地铁的行程和时间。 

前往小古站只有 2 号地铁，而且晚班地铁人比较少。单身女孩坐

晚班地铁回家，的确让人不太放心。更何况到小古站下车后，还要步

行一段路灯比较昏暗的地方。租住在那样的地方，房租比较便宜，许

多像王丹这样的少女，为了生活而努力奋斗，都选择远离繁华的市区。

因为房租没有到期，王丹得住到结婚。 

因为恋人有话想说，钟明月于是匆忙跑进金融大学地铁站。 

王丹在电话那头说已经进了地铁，在最末的车厢。晚班列车只有

2 号和 3 号两趟停靠。钟明月清楚 2 号列车停靠的位置，快步向最末

端的车厢跑去。 

列车要开的铃声响起。当钟明月快要接近末端车厢，铃声再度响

起，接着列车已经缓缓启动，与此同时，一名身穿工作服的男子向他

跑过来。 



王丹和李跳跳的脸面对着南边的玻璃窗，她们一下子就看到钟明

月，举手向他打招呼。在这个瞬间，钟明月也看到了车窗内的她们。 

王丹白皙的脸上乌溜溜的眸子依依不舍地注视着钟明月，嘴唇动

了下，似乎有话要说。钟明月看到她依然穿着白色工作服，但是并不

因此掩盖她的魅力。 

缓缓启动的列车转眼间就飞驰起来。钟明月看着她们远去的白色

影子，好像幽灵般默默无语。他并没有跑上前去追，而是摸出了电话。

身穿工作服的男子气喘吁吁地把他拉到旁边。他看了对方一眼，掏出

刑警证件。 

列车呼啸而去，连影子也看不见，只有吊灯把橙色的光线投射在

地面上。 

“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来不及了。” 

“明月，你能够来我就很高兴了。”那头似乎很感动，说话的语

调特别温柔。 

“可是，还是不能够听到你想说的话。”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我想明天说也可以吧。” 

“嗯。” 

王丹每次晚班回家，钟明月难得抽空过来送她坐车，这种习惯已

经保持了一两年。不过今晚，他隐约感觉到王丹似乎想对他说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以后我们必须要努力生活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使劲地

生活下去。”她为什么会对他说这样的话呢？他回想王丹迟疑片刻后

说出这样的话来。 

出了地铁出口，他依然思考着这个问题。身为刑警，敏锐的直觉

告诉他，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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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列车在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到达最后车站——小古站。古城的

地铁除了司机，便没有其他工作人员。由于地铁路程短，政府部门暂



时没有给地铁安排乘务员。不像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倒是有乘务

员，想必古城以后也会有乘务员。 

到达小古站后，广播响起之前，只有少数客人出站。列车自动关

上门之后，司机并没有亲自进入车厢检查还有没有乘客滞留在车厢

内。独自留在车厢内过夜的乘客几乎没有，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三月二号早上七点，星期天。司机跟往常一样进了驾驶室，打开

电动车门。广播响起之后，等待在旁边的乘客见车门打开，纷纷拥进

去。 

十分钟之后，列车便会开往终点站——金融大学。 

在最末端的车厢，走进一名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年轻女孩。女孩大

概是白领阶层，打扮比较时髦。她进入车厢后习惯性往靠近车门的位

置走去，椅子上躺着一名下身穿着白色工作服，上身盖着黑色的羽绒

毛衣，看样子是在车厢过夜的乘客。她猜对方可能是喝醉酒滞留在车

厢里了，除此之外，她想不到别的原因。 

在位置上坐下，她见还没有其他乘客上车，好奇地再次把目光投

向躺在椅子上的女人，发现是位漂亮的女孩，不过脸色苍白。她发现

女孩一动也不动，心想都已经天亮，怎么会睡得这样死呢？ 

突然，她注意到女孩躺着的椅子面上残留着一丝红色的东西。刚

开始，她以为是饮料之类的东西，伸头过去仔细一看，立刻感觉到有

点不对劲。 

“应该不会是血吧？”她感觉到全身微微发抖，嘴唇张了一下。 

为了确认对方还活着，她大着胆走过去，看着对方轻叫了声：

“喂！” 

对方依然一动也不动。此时，她感觉到事情不对劲，不过好奇心

促使她大胆去揭开女孩上身的羽绒毛衣。 

她突然全身颤抖，努力向门口跑去，张开嘴嘶哑着，终于尖叫出

来：“啊！——有人死了！——” 



站内乘客听见她的尖叫，都向她投来惊讶的目光。站内的保安听

到叫声，感觉到发生事情，纷纷向这边跑过来。 

站内杂沓的脚步声一阵乱响。 

保安看到情况之后，立刻拨打了小古派出所的电话。 

大概十分钟之后，两名身穿警服的男子和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男

子向这边匆匆忙忙跑过来。由于出了刑事案件，地铁暂时延迟十五分

钟，由法医和刑警勘查现场之后才能够开车。 

车厢里的女孩首先是被钝器击伤头部，然后被利器刺伤胸部导致

死亡。车厢内并没有寻找到利器，可以肯定凶手是利用利器杀害死者

后把利器带走的。法医鉴定死亡时间大概是十点四十五到十一点十五

分之间。当时列车行走位置在黄村、山雨一带。 

死者大概二十八岁，留着一头柔顺的长发，长相漂亮。死者身上

除了伤口之外，并没有其他物品留下。要是都市的白领下班回家，一

般应该有小提包之类的东西。凶手可能是名劫匪，杀人之后，将死者

身上所有物品全部取走。 

法医和刑警勘查现场之后，便将尸体抬出来，放在担架上，盖上

白布。担架的旁边站立着两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护士。救护车想必已

经在地铁出口等待。 

新闻媒体像苍蝇般拥有敏锐的嗅觉，已经出现在现场。 

由于事发地点在小古管辖的范围，暂时在小古立案，然后上报古

城刑警大队总部。 

夏子成和钟明月刚上班，在办公室碰面。昨夜的审问虽然是小事，

但是连日的审问已使他们疲倦不堪。 

“这种生活实在使人吃不消。”钟明月张开嘴打哈欠，掏出五叶

神香烟递过来，然后自己叼根在嘴上。 

夏子成为他点火后，自己倒是叼在嘴上不抽，说：“像我们这种

人，迟早会被女人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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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明月沉默着点了下头，心想主任就是因为忙于工作，无法照顾

家庭，所以妻子才会和他离婚。他对于自己将来的婚姻情不自禁露出

了担忧，在脸上表露无余。 

这时，门忽然被推开，走进就算连日熬夜也会肥胖的主任。他们

看见主任脸色凝重，已经猜测到发生事情。 

“小古地铁站那边今天早上发现一具女尸，你们马上过去调

查。”主任细小的眼睛努力向外睁大，“这是小古那边刑警的联络电

话。”说着将一张打印的 A4 纸递给夏子成。 

夏子成扫了眼，上面是两名刑警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小古地铁站？”钟明月立刻睁大了眼睛，露出惊讶的表情。 

“死者年龄大概是三十，身高一米六，身材标致，而且听说还是

位美女。”主任瞪了眼钟明月，对他的反应感觉到不寻常，“死者首

先是被钝器击伤，然后被利器刺伤胸部而死，身上穿着白色工作服，

还披了件羽绒毛衣。死者身上什么也没有留下，可能是劫匪杀害死者

后，将死者身上所有东西拿走。”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的目的是死者身上的钱物？” 

“据目前的消息，完全有可能。” 

“凶手总不可能傻到为了打劫而去杀害一名漂亮女子吧？这点

理由有点说不过去。” 

夏子成和主任的对话，钟明月根本听不进去。他想起昨天晚上在

地铁站送王丹回家，王丹当时身上穿着白色的工作服，不过好像并没

有穿羽绒毛衣。羽绒毛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感觉受到的刺激太

大，一时之间实在无法冷静下来。不过在他们面前，他还是努力压制，

尽量表现出平静的样子。 

“死者是在小古站哪节车厢呢？” 

“听说是最后的车厢。” 



“啊！”钟明月想起王丹和李跳跳当时正是乘坐最后一节车厢回

家，霎时一股不安的情绪袭来，心中无法再抑制冲动。事实的残酷不

得不让他面对现实。 

“到底怎么回事？”主任惊讶地瞪了他一眼。夏子成在旁边眉头

紧皱，他似乎也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 

“现在无法向主任你说明白，等我们前往调查自然水落石出。”

钟明月向夏子成瞥了一眼，两人的眼神永远如此默契地在半空中交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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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古派出所位于小古地铁站附近，开车由古城刑警大队到小古派

出所，大概需要一小时。出了刑警大队，钟明月开车，立刻前往小古

派出所。 

尽管内心很不安，钟明月还是拨打了王丹的电话，电话那头回应

电脑操作员的语音，无非是你所拨打的电话已经关机，请稍后再拨。 

他突然感觉到事情更加糟糕，王丹可能就是那个被害人。怀着疑

惑，夏子成拨打了李跳跳的手机，但是让他吃惊的是，也是关机。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钟明月恼怒地拍打着方向盘。 

沉默的夏子成习惯性眉头深锁，他陷入了恐惧和不安之中。如果

地铁上的死者是王丹，那么她身边的跳跳，到底去了哪里呢？实在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他们当刑警以来，感觉最头痛和最糟糕的开始。 

大概十点的时候，警车在小古派出所门口停下。这是钟明月第三

次来这里，前两次是因为别的案件。夏子成是和钟明月调查小古的一

个案件时也来过一次，印象不是很深刻，但是对所长和刑警还是有印

象。 

派出所的房子已经很破旧，虽然给人印象不雅，但是没有必要重

新建设。小古有许多的房子和派出所房子一样，始建于九十年代初期。 

两人来的途中，已经联系上负责案件的刑警，当然所长也不例外。 



下车后，两人直接向二楼走去。在楼道上，遇到一名身穿警服的

年轻刑警。 

“你们找谁啊？”刑警疑惑地打量着他们。 

“找你们所长。”钟明月掏出证件，在他眼前晃了晃，便和夏子

成上楼。所长和负责勘查的两名刑警早已经在办公室等待，一见他们

进来，话题立刻结束，脸上露出笑容迎了上来。 

“真是辛苦了，一大早为了死人案情就跑来。”所长客气地和他

们握手。“是啊！”钟明月心不在焉地露出苦笑，分别给他们递烟。 

夏子成内心虽然受到刺激，表面上还是十分冷静，说：“目前案

件的具体情况怎样？” 

其中一名叫张南的皮肤白净的刑警——夏子成觉得应该是这个

名字，将勘查档案递过来。 

夏子成看过档案，事实跟主任陈述的内容一样。 

“死者现在在哪里，我们想去看看。”夏子成合上档案，注视着

所长。 

“跟我来！”张南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出去。 

他们跟随张南出了派出所，向东边的走廊走去。 

“尸体就在前面的冷冻室里。”张南头也不回道。 

由走廊走到前面的楼房，大概二十米，中间四周是片空旷的地方。

三月初的天气，虽然没有下雪，但是寒气逼人，北风把外套的下摆吹

得鼓动起来。夏子成心想要是下雪，这里面一定被白雪掩盖。 

走廊到前面楼房的路上，显得很安静，气氛也忽然变得诡异起来。

一大早前来看死人，实在很不吉利。若是平常，他们不会感觉有任何

压力。但是这次，死者可能是王丹，情况就不一样了。 

死者在一楼的冷冻室内，推开门，一股寒气突然袭来，感觉像下

雪的天气。 

死者并没有放进冰槽内，而是停放在冷冻室中央的台上，因为派

出所不具备拥有冰槽的条件。这间冷冻室也是前年才建立的。法医则



是由古城分派下来，以便发生案件，随时勘查，也只有远离古城总部

的派出所才有。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死者白色的工作服，脸部并没有看清楚。一看

到工作服，钟明月便无端地紧张起来，心跳加速。 

“白色的工作服虽然说是工作服，不过穿在身上不是依然很好看

吗？”钟明月想起王丹噘着嘴抬头看着他，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 

尽管大多数女性并不以工作服为骄傲，可是王丹对工作服却表现

出热爱，这样便可看出她对工作热爱的程度了。 

他感觉心跳加速的同时，脚步也沉重起来，离尸体的距离已经很

近了，却仿佛一下子又变得很遥远似的。 

站在他身边的夏子成刚开始脸上也表现出担忧的神情，但是看到

尸体的鞋子，他立刻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感觉呼吸困难。 

尽管需要很大的勇气面对现实，钟明月还是靠近探头向死者的脸

部看过去。他看到尸体后，紧张的神经霎时松了下来，但是随即露出

比预想更震惊的表情。他感觉到心脏好像要跳出来了，实在让他无法

接受眼前的事实。 

夏子成见钟明月如此的举动，更加坚信自己的推测。他不清楚为

什么，全身开始打冷战，震惊和惘然的情绪冲击着他的脑部。 

待他慢慢冷静回过神来，他紧握着拳头，努力让自己向尸体走过

去。但是每一步都好像钢铁般沉重，他感到无数的利器插入他的心脏，

让他无法呼吸。 

尸体灰白色好像刚化过妆的脸映入眼帘，不错，是那张最熟悉不

过的脸孔了。 

“拥有如此漂亮的脸蛋，实在让人歆慕。”妻子总是在他面前撒

娇说。拥有漂亮的脸部而自夸的女人他实在很少见。这个时候他就会

故意装出不屑的表情，而去看电视。 

黑色的直发此时散乱地披着，有几丝遮住脸部，他双手颤抖着去

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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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女的头发都是跟着潮流，我还是认为黑色直发传承了中

国的传统，所以说，头发无论怎么样的造型，都永远没有直发好看，

你说是吗，子成？” 

妻子曾经喜欢潮流的卷发，因为经不住引诱，去了比较时髦的发

廊做了卷发，但是回来后就开始后悔，第二天她就无法忍受，一大早

又去发廊做回直发。 

他抚摸着妻子的头发和脸部，眼泪忍不住大滴大滴地落在妻子的

脸上。 

钟明月不忍地转过身去，注视着白布的窗帘，双眼泛红。 

站在一旁的张南，大概猜测到是怎么回事，一时愣住了，不知所

措。以前，他曾经带领死者的家属前来认尸，表面上要装出悲伤的样

子，但是无论怎样，也无法体会到死者家属的心情。 

而此刻，夏子成悲痛欲绝的心情，外人也无法体会。 

确认尸体真正的身份后，夏子成等三人沿着走廊往派出所走，路

上，三人沉默不语。这种时候，只能够保持沉默，说多少安慰的话也

于事无补。这种情况，以前他们只是面对一般死者家属，但是现在却

降临到刑警身上。 

回到办公室，所长见他们脸色沉重，隐约感觉到事情不对劲，扬

手示意张南过去。钟明月见了，也走了过去，拉所长到隔壁去秘密交

谈。 

所长听说死者是夏队长的妻子，不禁大惊失色。钟明月吩咐所长

隐瞒此事，一直要等调查清楚才公布。所长明白夏子成的心情，一旦

公布死者身份，来自新闻媒体的压力一定很大，而且很有可能，身为

丈夫的夏子成，将会被休假而不能够参与调查。 

接下来，钟明月向所长了解列车的具体情况，所长把地铁时刻表

拿过来。钟明月仔细看到列车从金融大学到达小古站，路上经过莆田

站，喻雨站……大概十点半到十一点，列车在黄村、山雨一带停靠。 



看了列车表之后，钟明月安排张南和另一名同事去黄村、山雨一

带调查。而他知道若继续待在派出所，夏子成会悲伤到发疯。 

4 

离开小古派出所之后，他们前往小古地铁站调查案情，还有王丹

神秘失踪的真正原因。 

身穿王丹衣服的李跳跳，在车厢内死亡，同行的王丹不但没有报

警，而且神秘失踪。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据调查列车所知，当晚并没有目击者出现在现场，而且值班的保

安也没有留意客人的情况。当然乘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行为或者特

殊情况，要不然值班的保安会注意上。更有一点使他们震惊，在小古

站值班的保安当晚并没有看见王丹，或者可以理解为不太去留意一名

女孩，所以没有印象也不奇怪。 

至于列车在十点半到十一点曾经在黄村、山雨一带停靠，有没有

目击者看见两人在一起，目前的调查还没有结果。他们推算张南那边

最快要下午才有消息，不过恐怕希望不大。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王丹反倒成了最大嫌疑人。夏子成如此推

理：两人相约前往王丹的家，列车行驶在黄村到小古站的期间，两人

因为一些情况发生争吵，所以王丹在地铁上捡起钝器将李跳跳击伤，

随后用利器——匕首之类的插入李跳跳的胸部使其死亡。不过如此推

理，疑点重重。第一，王丹不可能因为和李跳跳发生争吵而利用钝器

击伤李跳跳；第二，地铁上不是随便可以找到钝器；第三，王丹更加

不可能随时携带凶器(这点也可以这样推断，当晚她们买了水果刀)；

第四，杀人动机不明朗。由此可以推断，王丹并不是凶手，更不会因

为杀人而潜逃。 

但是，如果凶手不是王丹，又是谁呢？一名色狼，或者打劫犯都

有可能。色狼在车厢内单独遇上她们，而且因为地铁从山雨站之后，

一直到小古站之间都没有停靠，这段时间足够犯罪。因为强奸未遂，

所以产生了杀人念头，杀害李跳跳之后，将王丹强制拖出地铁站，但



是当时保安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打劫犯杀害李跳跳之后逃

走，当然死者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留下，不过问题是打劫犯不可能绑

架王丹。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调查列车的情况之

后，钟明月和夏子成从地铁站出来。 

依然忍受着悲伤的夏子成眉头深锁，不断抽着烟，双眼发红。钟

明月感觉到，如果不能够找到凶手，夏子成恐怕会疯掉。 

钟明月见夏子成如此，也感到伤心难过。 

上了警车后，夏子成把烟抛弃在路上，颤抖着挤出几个字：“到

王丹的住房去。” 

“嗯。”钟明月应了声，把车开出地铁站，上了大道，然后向北

一直直走。大概五分钟后，警车在一排出租房前停了下来。 

钟明月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下午两点。因为没有心情吃午餐，

所以也没有感觉到肚子饿。 

按照两人推断，王丹神秘失踪之后，想必料到他们会来寻找她，

应该不会出现在出租屋，不过还是需要前来调查线索。 

钟明月和王丹恋爱关系确定之后，王丹就交了房门钥匙给他。 

出租屋在小巷第三栋二楼。因为房子比较旧，所以楼道很灰暗。

打开楼道昏黄的灯上到二楼，打开门。 

进入房间后，钟明月细心地打量着房间客厅，发现门口处排放着

王丹的靴子，其中一只倒在地上。他感觉有点不对劲，忽然想起王丹

每天上班几乎是穿这双靴子，而且靴子从来都是排放整齐。王丹除了

漂亮之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很整洁。 

“难道王丹也出事了不成？”他暗想着。 

正陷入丧妻之痛的夏子成虽然无法冷静下来，但是敏锐的目光还

是如同往常一样。 

他们搜索房间之后，并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依现场来看，王丹

昨晚可能没回家。为了确认王丹昨晚有没有回来，他们敲开了隔壁的



房门，隔了一会儿，一名中年女子打开门，疑惑地看着他们。由于有

戒备，她只开了木门，外面的防盗铁门并没有打开。 

钟明月掏出刑警证件，翻到有证明的那页在她眼前停顿一下，然

后放回口袋。 

女子惊讶地看着他们，镇静道：“有什么事情吗？” 

“很抱歉，打扰一下，请问隔壁的女孩昨晚有没有回家？比如是

听到开门或者关门的声响来确认。”钟明月很清楚防盗门关门的声

响，就算在楼下也会听得很清楚。 

女子迟疑一下，摇了摇头，说：“不是很清楚，不过应该没有回

来吧。” 

“哦，为什么这样说呢？” 

“昨晚我一直在客厅看电视，大概深夜两点才睡觉，不过没有听

到隔壁的门响，当时我还疑惑了，怎么这个漂亮女孩今天没有回家

呢？记得她每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左右就回家。” 

“哦，你应该没有听错吧，或者说电视机的声音大而听不到关门

声？” 

“不会。”女子很肯定地点了下头。 

钟明月扭头看着夏子成，见他点头，便对女子说：“多谢，打扰

了。” 

“不用。”女子迟疑一下，见他们没有话要问，便关了门。 

“可能是一直失业，所以待在家里吧。”钟明月忽然想起王丹说

隔壁的女人的话来。 

“如果一直失业，怎么会有办法维持生活呢？”钟明月当时好像

这样说。不过当时他只是应了句，并没有和女人见过面。 

沉默着从出租屋出来，上了警车，钟明月打着火，犹豫一下说：

“的确是非常头痛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嫂子的尸体无论

怎样，我们也不能够继续留在这里。” 

夏子成忽然悲伤涌上来，还是忍不住心痛。 



“好吧，先回派出所。” 



 

第二章 嫌疑人 

1 

葬礼的会场安排在墓地，这是夏子成本人的设想。身为刑警队队

长，妻子离奇死亡，实在是不太光彩的事情。连妻子也没有能力保护

好，真是愧对刑警这个称号。 

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分别站在死者亲属的身后，除了死者家属之

外，都是刑警大队队员，还有主任、公安局长、市长。死者的朋友、

学生和同事都没有通知，夏子成代表妻子向学校方面请了假，谎称妻

子回老家。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担心新闻媒体知道。一旦新闻媒

体播上电视，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引起慌乱当然不可能，但至少让

市民对刑警的形象和能力的满意度大打折扣。 

身穿丧服的死者家属，悲伤的容颜在脸上表露无余。或者眼泪已

经流干，转化成低声哽咽。 

站在父母亲身边的夏子成，表情冷静地接待宾客。尽管是熟人，

出于礼节，还是要应付。 

市长和公安局长此时站在夏子成的身后，向死者行礼之后，上前

和夏子成父母以及岳父母握手说话，市长聆听他们的哭诉，脸上也表

现出特别难过的样子。夏子成知道他们无法体会死者亲人的感受，不

过也要装作伤心的样子。 

墓碑上的遗像嫣然含笑，鲜活的印象还是如同在眼前一般。 

“红梅照相馆的照相技术听说很不错哦。”两夫妻难得有空闲逛

街，挽着丈夫手臂的妻子羡慕地看着落地玻璃内的青年男女，他们嬉

闹着在馆内照相。 

“是吗？”夏子成见到妻子的表情，明白她的意思，但是并不打

算走进去。结婚后，夫妻俩已经很少有机会在一起照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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